
龙须面
吴凤珍

! ! ! !有几批外地亲友们到苏州来，
因苏州的面颇负盛名，我陪她们去
面馆里去吃面，总能听到她们对苏
州面的称赞，说这面条好吃，不仅
汤水鲜，面条绝细且有咬劲。我解
释给亲友们听：“这才是龙须面。”
看似简单的一碗面，要煮得十

分的可口却并不简单。最基本的是
两个要素：一是汤水鲜、浇头味道
好；二是生面要轧得好，这是基础，
相当的重要。

苏州面店里的生面基本上是
店里自己轧的。外面生面店里的面
还得加上他们的利润，自己轧的
话，这笔开支可省了，而更重要的
是自己轧可按自己希望的那样，多
轧一遍且轧成最细的龙须面，多轧
一遍与少轧一遍，其间出入大矣：
多一遍的话，这面条就更结实、更
有咬劲。即便粗细只有两三根头发
丝那么点差别，顾客的嘴可
厉害着呢，一吃便知。为了
适合顾客的口味，店家还在
生面上没少花功夫。总轧成
极受顾客欢迎的绝细的龙
须面，此面虽然细，但却耐下，动作
快的捞面可以一次捞很多碗面而
不致于糊了的，若是少轧一遍的
话，不仅面条容易糊，且这下面水
易发腻，锅底的沉淀物多而影响了
熟面的清爽感，得常常中途换水，
多轧一遍可少换水。

有些外市店里的面，浇头是当
场小炒的，极好。偏就是这生面没
轧好，于是功亏一篑！

苏州面店里自轧的面还考验
了捞面师傅那捞面功夫，那当然并

非是像我们这般简单地捞进笊篱
里放入碗中就成了，而是要捞进一
只浑如三寸金莲般小脚的观音兜
内，要师傅用软硬劲边甩边卷，其
动作需甩出一只漂亮的弧形，卷得
越紧越好，动作越快越好，卷成女
人的一只拳头模样，这才放进碗
内。看来是小得一点儿，可当你用
筷子一挑开，这面便越挑越多，竟
至一大碗。凡带家什拿面的，当你

走一两站路回家，再吃这面
条，它还一点儿也不涨干。
基于这样的条件，店里还做
起了外送的生意，凡由小伙
计外送者，手拎一只大的椭

圆形的提盘篮，篮内一排可放四碗
面，这面条的汤不能太满，小伙计
得快速步步稳，送一两站路，尚不
至于涨干汤，小伙计还带了半铜罐
的汤来为你续汤，在他襡裙的腰带
上斜插上一支内装胡椒粉的小竹
管。凡是顾客所有的需求他都周全

地想到了！这全都因为有了上述几
个条件———所以常有茶馆里品茗
的茶客或浴室里的浴客命跑堂的
去唤一碗面来的事。现在失去了这
些条件，所以，熟面店里不再做外
送的生意了。

我常猜测：为什么全市的生面
店都不卖轧得最细的龙须面，让所
有苏州人在家就能享受到它？起初
我以为是面店的伙计贪懒，反正生
意好得不愁卖不出去。后来一想恐
怕没有那么那么简单，总不成所有
的面店伙计皆贪懒。最大的可能便
是生面店与熟面店间的一种默
契———生面店礼让熟面店最后一
遍的轧，让苏州的一碗面做足面的
金字招牌！若然我的猜测是对的
话，那么，我对苏州全市的生面店
竖起大拇指，赞一声———“好！”
今年春节某天，我们兄弟姐妹

皆在小弟家团聚，午餐是由小弟媳
下焖肉面飨客。当这面端到桌上，一
股香味直扑鼻子。绝细的龙须面上
一块偏瘦的五花肉，汤里点点星星
漂晃着墨绿色的香椿芽油（难为她把
这妙物保存近一年），这又香又鲜的
面让人赞不绝口，此面在面店里恐也
难以能尝到的了。原来小弟特地驱
车到近郊的古镇上去买来的晒成
挂面的龙须面，后来见到这古镇上
的龙须面居然有人专门贩到苏州卖
呢，老苏州吃面就这般的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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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郭红解

! ! ! !虹镇老街地区，上海
中心城区最后的成片棚户
区。在这片“穷街”终于将
从上海版图上彻底消失之
际，虹口区档案馆启动“虹
镇老街居民生活口述”项
目，走访几十位在老街生
活过的居民，请他们讲述
在“穷街”的经历和感受，
为即将消逝的这一特定地
域人群的生活状态，留下
了一笔口述历史。
那些年，我在虹

口的益民食品一厂工
作期间，曾担任过与
厂对口挂钩的天镇学
校的校外辅导员。天
镇学校就坐落在这片“穷
街”上，印象中这里苏北籍
的人很多，一些学生只会
讲苏北话。因为厂里不少
师傅都讲苏北话，所以苏
北话对我来说倒有一种亲
近感。那时每周有一个下
午，我要从厂后门香烟桥
路出发去学校。途中，要在
破街陋巷中穿行。所以，对
虹镇老街居民口述历史中
讲述的情景“感同身受”：
“老房子有窗子不敢开，弄
堂不到一公尺宽，窗一开，
手一伸，就到人家家里去
了。”“一两百户人家合用
一个接水站龙头，天天要
排队，吵架时常发生。”“天
热的时候，一到晚上，整条
马路上全是人在躺椅上乘
凉，男人穿着内裤就在弄
堂里冲澡……”
这些口述历史，记录

的是个体的经历、体验与
感受，亲历、亲见、亲闻，具
体、细腻、生动，相比一些

正式的调查总结、统计数
据要鲜活得多，是对某些
档案文献反映历史面貌的
一种补充。与日记、回忆录
不同，口述历史是采访者
和叙述者共同参与、合作
完成的。口述历史通过录
音、录像等现代技术手段，
经过选题、选择受访人、提
问、讲述、整理等环节，记
录和保存当事人的口述凭
证。口述历史给了许多寻

常百姓一个回忆和讲述的
渠道，在“城市记忆”里留
下了他们的声音，甚而影
像。
尽管上海市档案馆卷

帙浩繁、馆藏丰富，但研究
人员也做了许多富有成效
的口述历史工作，对廓清
历史谜团、探究历
史细节、佐证历史
事实，都是颇有裨
益的。例如，早在
!""" 年，市档案馆
研究人员就曾 # 次访谈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年由组织派遣打入
汪伪“)#号”特工总部，任
第二警卫大队会计、总部
会计科科长、特种警察署
总务科长等职的赵铮，形
成了一份十分难得的口述
历史。赵铮在访谈中具体
讲述了打入“)# 号”的经
过，讲述了“)# 号”机构、
人员、经济、运作等情况。
他指出，他了解的有些情

况在相关的历史档案中并
没有记载。他还对市档案
馆编纂的有关史料中的个
别之处，比如有的地址提
出有误。他回忆第一次和
党组织联系人在新闸路一
家电影院里接头等情景，
会让人想起现在谍战片中
的一些惊险镜头……
近年来，口述历史愈

益受到重视，除了档案部
门，不少研究机构、大学、

媒体、民间团体以及
文化人都在做口述
历史工作。上海音像
资料馆等机构凭借
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前些年完成了 (""多位老
艺术家和 *!位老电视人、
老广播人的口述历史工
作。近期，又启动了“我的
#+年”全媒体口述历史项
目，通过寻访来自上海 (,

个街道社区的 #+ 位共和
国同龄人，对他们 #+年来

人生经历的口述访
谈，探访他们与国
家、城市“同命运”
的人生历程……
口述历史具体

生动，但由于认识水平和
记忆的偏差，口述者回忆、
讲述的内容有时难免会与
客观事实有所出入，有时
同一个事实会有几种说
法。因此，口述历史要与相
关的档案文献与资料进行
比对，使两者互为补充印
证、“相得益彰”。这样，就
能更准确、更具体、更生动
地还原或接近历史真相。
虹口区档案馆在做虹镇老
街居民口述历史工作的同
时，还开展了虹镇老街居
民生活档案资料的征集工
作，把居民家庭和个人相
关的书信、证件、收支账
本，反映老街生活习俗和
老街面貌变迁的照片、音
像资料，都列入征集范围，
这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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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巴黎街上的人很多，房子都很美，全
都是象牙白的墙，落地的百叶窗。但每幢
楼都有不同的精致，细节处有不同的雕
塑点缀。如果要拍一部二百年前的电影
故事，不需要作过多的布置，任意选择一
个场景，就可以拍摄。
在街中心，我看到有一个三角形的

“安全岛”，上面有许许多多的鸽子挤在
一起，挺好玩的。我让老伴给我与鸽子合
影，我轻手轻脚地走近它们。鸽子胆子挺
大的，都不飞走。
这时，走来一对老夫妇，他们穿戴讲

究。不知在嘀咕什么。老头停下来，老妇
人帮老头整理那白胡子，用双手捻着那
嘴角两边的菱角胡子往上一翘，就固定
下来了。我一看，那老头的穿戴一副绅士
的模样，非常和蔼可亲。我和老伴都竖起
大拇指称赞
起来，戴着

金丝边眼镜的老太亲亲老
头脸颊向我们秀恩爱了。
我们笑着鼓起掌来。我一
下子感受到巴黎的浪漫气
息。
前面传来了一阵热烈

的钢琴声。我们走近一看，
在大街的人行道上，居然
摆着一架黑色的钢琴，有
一位小伙子正在聚精会神
地演奏。他那起落的手势
非常优美，娴熟的琴声格
外动听。许多人像我们一
样驻足倾听。我想他是干什么呀？原来在钢琴盖上放着
两个盒子，一个里面装着 -.碟片，一个盒子里装着
钱。他是个卖“-.”的。卖“-.”能有这么高超的技艺，看
来巴黎的艺术水准非同一般。
我们走到巴黎歌剧院门口，看到许多人都坐在台

阶上。我们有点累了，也在台阶上坐下来。这时，有位小
伙子肩上背着电吉他。朝我笑笑，他用中文边弹边唱试
探我们：“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
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下把我们逗笑

了。他停下来朝着我们肯
定地说：“-/012！-/012！”
我们笑着点头称是。

身处巴黎，被这里的
艺术气息所感染，“浪漫
之都”、“艺术之都”真是
名副其实。

梅子黄时雨
冯忠方

! ! ! “黄梅时节家家
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南宋赵师秀《约客》）。
每年初夏，冷暖空气相
遇在长江中下游流域，
势均力敌，互不相让，于是形成一个月左
右的阴雨连绵天气。因此时正值立夏后
数日梅子由青转黄成熟之际，故称梅雨
季节，俗称黄梅天。又因这一时段的空气
湿度很大，天气闷热潮湿，百物极易获潮
霉烂，故人们又给梅雨起了一个别名，叫
做“霉雨”。“入梅”和“出梅”是指梅雨季节
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它们是根据干支纪日

法推算出来的，长江中下
游地区正常的梅雨约在
#月中旬开始，)月中旬
结束。梅雨适时适量，有
利于农业作物生长，雨量

过少或过多，则可能发生旱或涝。
上海规定日均气温在 !!3!'!，五

天中有四天下雨，是为入梅。中医认为，
梅雨季节人体脾胃受“湿邪”的影响最
大。专家建议，在梅雨天可以多吃一些健
脾化湿的食物，如扁豆、薏仁、冬瓜等，切
记不宜过食生冷、油腻的食物，以免助湿
伤脾。

龚庆根
新驾!老手各行其道

（四字餐饮用语）
昨日谜面：汽车禁上人行
道

（三字口语）
谜底：走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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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苏北农村有“七葱八
蒜”的说法，儿时听之，以
为葱果有七瓣，蒜头有八
瓣，可数了若干个红葱果
白蒜头，就是没有印证出
“七葱八蒜”的说法，后来
还是母亲见我每天在数蒜
头葱果瓣数，觉得蹊跷，问
及原因，母亲呵呵
笑说我傻，便告知
我以后听话要听
音，“七葱八蒜”意
指播种葱蒜的时
节———七月种葱，
八月插蒜。
离开农村在城

里安家，发现别人
家的阳台上长着一
盆两盆绿意盎然的
青葱或翠绿的青
蒜，以便做菜一时之需。有
几次，我也萌生在阳台栽
葱种蒜的念头，其实，葱果
很好寻，老家母亲那儿多
的是，种几分地的葱果都
有；蒜头菜市场几元一斤，
一花盆三四个蒜头扒瓣而
栽，足够。

前段时间，爱人和孩子
去乡下看望我的母亲，返
城带回了一大袋农产品和
一捆青翠的嫩葱。看到母
亲栽种的葱，葱叶，青翠碧
绿，葱根，洁白如脂，葱果，
红皮裹白，葱须，须须虬
龙。我止不住叹息一

声———今年又错过
了种葱的时节。孩
子见我面对一捆葱
而发愣叹息，他惊
叫起来———奶奶让
我们带回这么多葱
苗回来，就是让我
们把葱栽到花盆
里，方便家里做菜。
爸爸，快把葱苗栽
到花盆里呀！不然，
葱会枯萎死的！
儿子的提醒，让我一

下子来了兴致———栽葱种
蒜，今年不容错过。
车库角落里的几只落

满灰尘的旧花盆，被我和
儿子找了出来；花盆里的
泥土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
到哪里找呢？我和儿子正
思忖着，爱人建议去郊外
运土，于是一家人开着电
瓶车去城郊兴致盎然找
土。来到城郊的庄稼地，儿
子建议停车挖土，我怕毁
了农人的庄稼地，答他再
朝前走走；来到一处绿化
地，爱人说是这儿绿化这
么好，土一定肥，就此取土
吧？我担心护绿化的老人
找麻烦，车没停，继续向
前。直到发现一处荒地，地
上杂草丛生，我停下车，吩
咐爱人和儿子挖土，爱人

和儿子第一次参加“农事”
劳动，他们兴奋得涨红了
脸，挖了一袋泥块，已累得
他们大汗淋漓。

泥土拖回到车库，我
提议每人栽盆葱种盆蒜，
比比谁栽种的葱蒜长势
好，爱人和儿子仍沉浸在
劳动的快乐中，一致同意。
各自忙起给自己的花盆装
泥碎土，儿子把他的两个
花盆的土装得严严实实，
专挑肥壮的葱苗栽种；爱
人把她的两个花盆
里的土碎成沙，葱栽
得小心翼翼，生怕伤
了根须。临到他们种
蒜，一时没有了主
张，蒜是种整的，还是扒瓣
种？蒜尖朝上，还是蒜根朝
上？我把依稀记得母亲种
蒜的场景告知他们，爱人
和孩子有点不放心，疑惑
地问，真的是这样种的吗？
等一盆盆葱、蒜栽种好，儿
子仍对种蒜抱有怀疑态
度，他又百度一下种蒜的
方法，看后，才松了一口

气。
阳台上有了葱蒜的希

望，起初几天，儿子和爱人
的脚步最勤，每天察看葱
的变化，蒜有没有发芽。然
而，一周后，葱蒜的希望像
肥皂泡一下子破灭了，三
盆葱叶，逐渐枯黄，蒜也是
纹丝不动。渐渐爱人和儿
子灰心起来，猜疑起，是不
是水洒得不够？要不我们
挖的土不肥？莫非错过了
栽葱种蒜的时节？他们的

疑惑，也感染得我
怀疑儿时所学农活
的记忆。渐渐把阳
台上的几盆葱蒜忘
却了。
半月后，儿子去阳台

晒鞋子，突然他惊叫起
来———爸妈，快来看，枯萎
的青葱起死回生了，新叶
长出来了；蒜也露出嫩绿
的芽尖……

几天不见的花盆，眼
前的景象，让人眼前一亮，
枯萎的葱被新长的葱叶挤
了位置；那一株株尖尖嫩
绿的蒜牙儿，像一个个调
皮的笑脸破土而出。儿子
感叹植物生命的神奇的同
时，浮想联翩，坚持就是成
功，葱蒜坚持着适应新的
土壤，长出一片新绿，这是
坚持的成功，我们人应该
向植物学习顽强的生命毅
力……爱人更是得出这样
的结论———种蔬胜养花！

栽葱种蒜，对于农家
再平常不过，也不足挂齿
的小农事，但对于生活在
城市的人群，栽葱种蒜，不
但平添了一份生活的乐
趣，而且体悟了一次养心
感悟生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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